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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爾語是四川境內較少人知的語群，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戎語組。本文
首度詳細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動詞的時－體範疇。保守的嘉戎語組語
言，動詞均採「三分式」時－體系統，一般以方向前綴區別完整體與非完整
體，以不同的詞幹標記過去與非過去時。相較於這種保守的形態格局，格西
話動詞的時－體系統有數項重要的創新：（一）動詞詞幹交替大幅簡化，標
註時間的功能基本喪失；（二）方向前綴從體標記轉成「相對過去時」標記，
可通用的相對過去前綴də-開始逐步取代其他前綴，且有聚焦於動作結果的
延伸功能；（三）以贅語式造出一般非完整體及「持續體」構造。這些重要的創
新既源自內部衍變的機制，也明顯受到本地主流藏語的接觸影響。

關鍵詞: 嘉戎語組, 霍爾語群, 中部霍爾語, 動詞時−體系統, 語言接觸與創新

1.	 引言

「霍爾語」是四川境內一群少為人知的語言，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戎語組。
各地霍爾語差異極大，過去學界缺乏全面的認識。近年來，我們持續調查各地
霍爾語，發現依據通解度及詞彙、音系、形態句法特徵，至少應識別出北部（壤
塘縣）、西北部（爐霍縣）、西部（新龍縣）、中部（道孚縣與金川縣）、東部（丹巴
縣）五種霍爾語，跨縣的霍爾語基本上不能通話。1

中部霍爾語研究較多，文獻上習稱「道孚語」，分佈於四川甘孜州道孚縣及
金川縣俄熱鄉二楷等村，內部分歧較小。本文語料的來源是道孚縣格西鄉坭
灣村，地理位置請見下圖：2

1.	 Gates 2013通過故事通解度測驗，發現道孚鮮水河一帶的霍爾語與丹巴縣的革什札、聶
嘎霍爾語，乃至革什札與聶嘎霍爾語之間的通解度都很低。

2.	 格西鄉位於道孚縣鮮水河支流（見圖一），下有16個行政村，人口總數3000餘人。坭灣村
人口有200餘，位於格西鄉ʃʌpʰru山腳，距離公路較遠，地理位置偏僻，語言保存較為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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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 1. 道孚縣格西鄉的地理位置

嘉戎語組包括霍爾、嘉戎、綽斯甲（又稱「拉塢戎」）三群語言，彼此差別雖大，
但是在詞彙與語法上都存在明顯的共性，尤以動詞時(tense)與體(aspect)範疇
共有的格局與形態，是它們親緣關係密切、同歸一源的確鑿證據（Sun 2000a, 
2000b；黃布凡2007: §6; Jacques 2017）。

嘉戎語組形態保守的語言如嘉戎語、綽斯甲語、北部霍爾語都採用典型
的三分式時－體混合系統(tripartite tense-aspect system)，如圖2所示（Dahl 
1985: 81–84；孫天心2008: 82）：

完整體 (perfective) 非完整體 (imperfective)

過去 (past) 非過去 (non-past)

過去 (past)

圖 2. 三分式時−體混合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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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圖2所示，「觀點體」(viewpoint aspect)與「絕對時」(absolute tense)都是動詞的
重要曲折範疇；完整體不區分「時」，只有過去完整體(aorist)一種形式，非完整
體則有過去時與非過去時的對立，現以草登嘉戎語為例說明：3

(1) a. cʰezʔ tɐ́kʰu nɐ-ski-aŋ
   以前 煙 非完整體：過去-抽2-1單

以前我抽煙。
   b. oqʰuqʰoʔ nə-ftʃɐ̂t-aŋ
   後來 完整體-戒2-1單

後來戒了。
   c. ʃənəʔ pəʃkʰo leʔ ⁿge-skɛʔ-aŋ ʃteʔ
   但是 現在 又 非完整體：非過去-抽3-1單 繫詞：強調

但是現在又在抽了。

例(1a)過去非完整體前綴nɐ-加上動詞skiʔ「抽（煙）」的過去詞幹ski構成過去非
完整體形式；例(1b)完整體前綴nə-加上動詞ftʃɐt「戒」的過去詞幹ftfɐt̂構成完整
體形式；例(1c)非完整體前綴ⁿge-加上動詞「抽」的單數非過去及物詞幹skɛʔ構
成現在非完整體形式。換言之，動詞前綴主要表達「體」區別，而詞幹的交替
主要表達「時」區別。嘉戎語組形態保守的語言大都採用這種格局，這也是古
嘉戎語存在絕對時範疇的鐵證(Sun 2000a, 2000b; Lin 2003: 251; Jacques 2008: 
259–300)。

文獻中涉及中部霍爾語動詞時－體問題的論述不多，黃布凡(1991: 73–
75)對動詞部分「體」區別提供了描寫，但未提到非完整體形式「時」的對立； 
Jacques et al. (2017)處理了不少中部霍爾語的語法現象，但對時－體範疇沒有
涉及；根呷翁姆(2010: 13)則將時、體、示證等不同範疇混為一談。

本文根據多年田野調查蒐集的一手語料，包括以Dahl (1985: 198–206)
時－體問卷為本蒐集的例句，首度完整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（以下簡稱「格
西 話」）動詞的時－體系統，並從嘉戎語組語言比較的角度，考察格西話時－體
系統歷時的發展與創新。

本文正文包括四個小節：第二節詳述格西話動詞不同於典型嘉戎語組
時－體系統的特殊發展，包括動詞詞幹交替萎縮、「體」前綴轉為「相對過去時」
標記、新生贅語式非完整體、非完整體動詞搭配不同的名物化成分構成的「持
續體」。第三節專門討論相對時前綴də-的特殊用法。第四節交代格西話體現其
他一些跨語言常見體範疇語意的方式。第五節總結全文討論，並論述現代格
西話時－體格局產生的機制，以及本研究在類型學上的意義。

3.	 本文語料採音位標音方式轉寫，語法註釋依據Leipzig Glossing Rules。保守的嘉戎語組
語言，動詞有詞幹交替現象，最多可區別第一（基式）、第二（過去）、第三（單數非過去及物）
三個詞幹。不同的詞幹，本文以下加數字方式標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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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	 格西話時－體系統的特殊發展

嘉戎語組語言形態比較豐富，多採用前綴搭配動詞詞幹變化標記完整體、非
完整體、過去時、非過去時的對立。相較於這種保守的格局，格西霍爾語動詞
的時－體系統經歷了幾個方面的特殊發展。

2.1	 動詞詞幹交替萎縮

嘉戎語組保守的語言，以動詞詞幹交替(stem alternation)標誌過去與非過去時
的對立。以草登嘉戎語為例，第一詞幹是動詞的基式，第二詞幹是通過形態曲
折變化構成的變化式；4第二詞幹主要表達過去時，採用喉塞韻尾與元音交替
構成（孫天心2008: 136–137），例如：

(2) 第一詞幹 第二詞幹 詞義
  pe peʔ 做
  xtu xtuʔ 買
  fcɛʔ fcɐ 換

綽斯甲語也有動詞詞幹的曲折變化，第二詞幹同樣採喉塞韻尾與元音交替構
成，用於過去情境。以木爾宗話為例（第二作者調查語料）：

(3) 第一詞幹 第二詞幹 詞義
  tʰʌʔt tʰot 挖出
  jet jeʔt 存在（動物）

相較於嘉戎語及綽斯甲語，格西話的詞幹變化已大幅簡化，僅僅殘留異根
(suppletion)(4)和輔音聲母送氣(aspiration)(5)兩種交替手段：

(4) a. tʰə=ɣu tʃe mbe ɡorə
   3單=主事格 帽子 拿走1 直陳

他會把帽子拿走。
   b. tʰə=ɣu tʃe də-sʰje
   3單=主事格 帽子 過去-拿走2

他拿走了帽子。
(5) a. tʰə=ɣu bjoŋnoŋ kʰvʌ

   3單=主事格 肉 切
他要切肉。

4.	 草登及其他一些嘉戎語裡，常用的及物動詞還有第三詞幹，只用於單數非過去時情況。
綽斯甲語一般區別第一、第二（過去）詞幹，少數常用動詞還有特殊的命令詞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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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b. tʰə=ɣu bjoŋnoŋ nə-kʰvʌ ~ nə-kvʌ
   3單=主事格 肉 過去-切1 ~ 過去-切2

他切了肉。

格西話的異根詞幹交替僅見於少數如「去」、「來」、「拿走」、「拿來」等常用移動
動詞(motion verb)，例如：

(6) 第一詞幹 第二詞幹 詞義
  ve rje [他稱] 去（有方向）
    ʃə [自稱]  
  tʃe xɐ 來（有方向）

格西話帶送氣聲母的動詞，第二詞幹可變為不送氣，不過這僅是一種自由交
替：

(7) 第一詞幹 第二詞幹 詞義
  ncʰe nce ~ ncʰe 躲藏
  stʰʌ stʌ ~ stʰʌ 積成
  mɬʰe mɬe ~ mɬʰe 編（辮子）
  ntʰvɐ ntvɐ ~ ntʰvɐ 踩

換句話說，格西話絕大多數動詞已完全沒有詞幹變化。以動詞ŋo「生病」為例。
現在非完整體(a)、過去非完整體(b)、完整體(c)都使用同樣的詞幹形式：

(8) a. ŋɐ steste ŋo-ŋ
   1單 經常 生病-1

我經常生病。
   b. tʰə ɑtʰɑ=nə ŋɐ steste nə-ŋo-ŋ
   那 一段時間=裡 1單 經常 過去-生病-1

那段時間裡我經常生病。
   c. ɐvəsɲi ŋɐ nə-ŋo-ŋ
   昨天 1單 過去-生病-1

昨天我病了。

詞幹變化的磨蝕，導致動詞藉由詞幹交替標記過去、非過去時的功能已基本
消失。5

5.	 以詞幹標誌過去、非過去時的存古功能，仍殘留於少數有異根交替的動詞，如前例(6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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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	 體前綴轉變為相對時標記

嘉戎語組的語言，動詞一般藉由前綴標誌不同的觀點體。例如，綽斯甲語木爾
宗話及北部霍爾語宗科話（作者共同調查語料）都以不同的前綴加上標誌過
去時的第二詞幹，造成完整體與過去非完整體形式：

	 (9)	 木爾宗話
   a. ŋə xsnəsʔ jɐɣliʔgə ʌ-dzi-ŋ
   1單 昨天 酥油饃饃 完整體-吃2-1單

昨天我吃了酥油饃饃。
   b. ŋʌ́=jə dʒədʒəʔ bjərəʔ nʌ-dət
   1單=領屬格 從前 珊瑚 非完整體：過去-在2

我曾經有過珊瑚。
	 (10)	 宗科話

   a. ŋɐ́ bdʒɐ̀nó ə-dzə̀-ŋ
   1單 肉 完整體-吃2-1單

我吃了肉。
   b. ʁnɑ́ ŋɐ́ bdʒɐ̀nó nə-dzə̀-ŋ
   從前 1單 肉 非完整體：過去-吃2-1單

以前我吃肉。

前節介紹，格西話動詞的詞幹變化已經式微，絕大多數動詞都只有單一的詞
幹形式；另一方面，格西話也不再以不同的前綴區別不同的觀點體範疇。例
如，同一前綴rə-形式加上動詞詞根ɡə「穿」構成的動詞形式，既可用於過去完
整體情境(11a)，也可用於過去非完整體情境(11b)：

(11) a. ŋɐ dzəɡə rɲoŋbɐ=də rə-ɡə-u
   1單 衣服 舊的=定指 過去-穿-1單：及物

我穿上了舊衣服。
   b. ŋə ŋɐ steste dzəɡə rɲoŋbɐ rə-ɡə-u
   以前 1單 經常 衣服 舊的 過去-穿-1單：及物

以前我經常穿舊衣服。

可見，嘉戎語組源於指示方向的觀點體前綴，在格西話裡已經混同了完整體、
非完整體的區別，轉為「過去時」的標記；從下一組非完整體的語例，可以看得
很清楚：

(12) a. ŋɐ dəvɐ tʰi-gə ɟi-ŋ
   1單 煙 喝-名物化 在-1

（現在）我在抽煙。
   b. ŋɐ tʰə=tʃʰɐ dəvɐ tʰi-gə də-ɟi-ŋ
   1單 那=時候 煙 喝-名物化 過去-在-1

那時候我在抽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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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格西話的過去時前綴，表達的並不一定是以說話時間為基準的「絕對過
去時」，而是時間參考點可以游移的「相對過去時」(anterior tense)；下例(13)的
參考點在過去，而例(14)、(15)的參考點則在未來：

(13) 3tʰə ɡə-rɡə ɲúvʌɡə ŋɐ ɮe-ŋ
  3單 過去-睡覺 以後 1單 到達2-1

他睡了以後我才到。
(14) qʰɑsʰi ɲi ɮʌ-n=ʧʰɐ ŋɐ də-ʃə-ŋ sʰorə

  明天 2單 到達-2=時候 1單 過去-離開-1 直陳：過去
明天你到的時候，我已離開了。

(15) tʃʰəkə jədə=ji vədɐ=gə də-jə=tʃʰu ŋɐji
  於是 自己=領屬格 妻子=與格 過去-說=連接 1複

nə-ʃʰəʃʰə-ŋ=tʃʰu lɐ=də də-ncʰə-ŋ=tʃʰu ɐrde
過去：向下-去：複數-1=連接 山=定指 過去-翻-1=連接 一段
nə-xəxɐ-ŋ=re ɲi kɐpe=nə
過去：向下-出來：複數-1=然後 2單 小房子=裡面
ɟibiɟɑbɑ=ɲi=də də-zdɑ-i regə kɐpe=də
亂七八糟=複數=定指 命令-收拾-2單：及物 然後 小房子=定指
rə-xtʃʰʌv-i mo də-jə-sʰi
命令-燒-2單：及物 語氣詞 過去-說-示證

（他）對自己的妻子說：「我們下去翻過了山，出來了一段路之後，妳就把
小房子裡雜七雜八的東西收拾了，然後把小房子燒了。」
� （《做夢人的故事》第十二行）

以下從時－體調查問卷(Dahl 1985: 205)摘出的句子，可以進一步觀察格西霍爾
語與嘉戎語（以草登話為例）動詞在時－體形態上的顯著差異：

	 (16)	 草登話
   a. koʔ sekotserʔ nɐ-nkɛʔ=nəʔ
   3單 林子 非完整體：過去-走2=從屬

正當他在森林裡走著的時候，
   b. lɐmɐstamɲet qɐprɛʔ=cə ne-rɐtʃa-cə
   突然 蛇=非定指 完整體：及物：向下-踩2-示證

突然踩到一條蛇。
	 (17)	 格西話

   a. tʰə nɑ=nə ʃə-gə də-ɟi=tʃʰɐ
   3單 森林=裡面 走-名物化 過去-在=時候

正當他在森林裡走著的時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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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b. tʰə=ɣu mɪ́gugu mpʰri=qʰɑ=tʃʰɐ də-ntʰvɐ-sʰi
   3單=主事格 忽然 蛇=量詞=上面 過去：結果-踩-示證

突然踩到一條蛇。

由以上二例可知，草登嘉戎語過去非完整體有專用前綴nɐ-，完整體則可使用
多種方向前綴（例(16b)用的是表「向下」的前綴ne-），動詞須選擇表達過去時
間的第二詞幹；格西霍爾語的時－體格局完全不一樣，前綴də-只表達（相對）
過去時，不能反映體的區別，而單一的詞幹形式也沒有時的區別。

2.3	 新生贅語式非完整體

嘉戎語組語言一般均以加前綴搭配適當詞幹，造成各種非完整體形式。例如
草登嘉戎語（孫天心2008: 140）以帶元音e的方向前綴加上非過去詞幹構成現
在非完整體（例(18)）；綽斯甲語觀音橋話（黃布凡2007: 77）以前綴sə53- 加上非
過去詞幹的重疊形式構成非完整體的次類「進行體」（例(19)）：

	 (18)	 草登話
   ɐ́-nma tɐ́kʰu te-skɛʔ
  1單：所有格-丈夫 煙 非完整體-吸3

我丈夫（目前）吸煙。
	 (19)	 觀音橋話

   ə53phji53 mə53 sə53-nɛ33-to33to53-sə33

  外面 雨 進行體-向下-來：重疊-示證
外面正下著雨。

霍爾語群中，也有部分語言與嘉戎、綽斯甲一致，採用前綴表達非完整體，例
如東部霍爾語邊耳話的前綴ɡʌ-、北部霍爾語宗科話的前綴də-（作者共同調查
語料）：

	 (20)	 邊耳話
   tʂɐʃi dəvɔ gʌ-v-ti
  扎西 煙 進行體-及物-喝

扎西在吸煙。6

6.	 動詞及物前綴v-（清聲母前變讀為f-）使用於違反認同等第（說話者>受話者>第三者；
參見孫天心、石丹羅2002）以及第三者主事兩種特殊（即帶標記marked）的及物情況；這是
霍爾語殘存不多的前綴之一，也是綽斯甲與霍爾語共同的形態創新之一(Lai 2015: 13–14; 
Jacques et al. 2017: §8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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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(21)	 宗科話
   ŋɐ́ də-ŋo ́-ɐŋ
  1單 進行體-病2-1單

我在生病。

前節提到，霍爾語格西話的前綴已基本失去了標誌觀點體的功能，取而代之
的是結合存在動詞形成的贅語式構造，如以下各例：

(22) a. ŋɐ=ji vʣi=ɣu dəvɐ v-tʰi-ɡə ɟi
   1單=領屬格 丈夫=主事格 煙 及物-喝-名物化 在

我丈夫正在吸煙。
   b. tʰə=ɣu ndʐʌmʌ rə-v-tʰʌ-gə ɟi
   3單=主事格 木料 向上-及物-帶來-名物化 在

（這段時間）他在帶木料上來。
   c. ŋə́kʰɐ ŋɐ=ji vʣi=ɣu dəvɐ ɣətʃʰitʃʰi v-tʰi-ɡə
   從前 1單=領屬格 丈夫=主事格 煙 一直 及物-喝-名物化

də-ɟi
過去-在
從前我的丈夫一直都在吸煙。

(22a)是典型進行體(progressive)的用法，但是(22b–c)敘述的則是持續一段時
間的情況，屬於非進行語意的非完整體(non-progressive imperfective)用法。值
得注意的是，(22c)描述的是過去的持續狀況，格西話要用過去前綴də- 加在存
在動詞ɟi之上。

從跨語言類型學來看，有高達85%的語言採用贅語式表達進行體，最常用
的是助動詞結構(Dahl 1985: 91)。另外，進行體也經常進一步擴大應用範圍到
其他非完整體語意，這是非完整體最常見的產生途徑(Bybee & Dahl 1989: §6; 
Bybee et al. 1994: §5.2)。格西話贅語式的新生表達手段，符合非完整體語法化
的普遍規律。

進一步研究發現，格西話贅語式非完整體的產生，明顯來自周邊藏語的接
觸影響。道孚縣東北部的銀恩、維它、甲宗、七美四鄉都是安多藏居地，格西鄉
的霍爾藏族與其長期比鄰，密切接觸，許多人兼通安多藏語。格西話有大量從
藏語借來的成分，其中包括形態句法成分。比較格西話(23a)、(24a)與道孚縣安
多藏語（(23b)、(24b)；作者共同調查語料）的非完整體形式，可以看出格西話非
完整體的形式與安多藏語非完整體結構極為相似：

	 (23)	 a.	 格西話
     ŋɐ tʂɐʃi jo ɮe-ŋ=tʃʰɐ tʰə=ɣu dʒɐ
   1單 扎西 家 到達2-1=時候 3單=主事格 茶

v-tʰi-ɡə ɟi-rə
及物-喝-名物化 在-新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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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  b.	 道孚安多藏語
     ŋɐ ptʂɐʃi ʦʰəŋ=ɡə cʰə́mɐ tʰon=ti kʰeː tʃɐ
   1單 扎西 家=領屬格 裡面 到達=時候 3單：施動格 茶

ⁿtʰəŋ-ɡə jɑ-kʰə
喝-名物化 在-新知
我到扎西家的時候他正在喝茶。

	 (24)	 a.	 格西話
     ɐdəɑtʰɑ=nə ŋɐ steste dəvɐ tʰi-ɡə ɟi-ŋ
   這些天=裡面 1單 經常 煙 喝-名物化 在-1

		  b.	 道孚安多藏語
     ⁿdi ɲəmɐ ⁿɡɐ=ɣə nəŋ ŋeː tirɟəⁿdə
   這：領屬格 天 有些時候=領屬格 裡面 1單:施動格 經常

tɑ ⁿtʰɟə-ɡə jot
煙 喝-名物化 在
這些天我經常吸煙。

2.4	 持續體

格西話新生的贅語式非完整體還有一種變體，由加了過去時前綴與過去時名 
物化後綴-sʰi 的動詞結合存在動詞構成，7可稱之為「持續體」。例(25–27)比較了
一般非完整體與持續體的語意差異：

(25) a. ŋɐ rtʌrɟu lʌ-lə=ʁɑ scəke-ɡə ɟi-ŋ
   1單 賽馬 做-名物化=上面 看-名物化 在-1

我正在看賽馬。
   b. ŋɐ rtʌrɟu lʌ-lə=ʁɑ ɡə-scəke-sʰi ɟi-ŋ
   1單 賽馬 做-名物化=上面 過去-看-名物化：過去 在-1

我在看著賽馬了。
(26) a. ŋɐ ⁿdzu-gə ɟi-ŋ

   1單 坐-名物化 在-1
我正在往下坐。

   b. ŋɐ ɣə-ⁿdzu-sʰi ɟi-ŋ
   1單 過去-坐-名物化：過去 在-1

我坐著了。
(27) a. tʰə ɮe=tʃʰɐ ŋɐ rɡə-ɡə də-ɟi-ŋ

   3單 到2=時候 1單 就寢-名物化 過去-在-1
他到的時候我正在就寢（床鋪好了，正在做躺下的動作）。

7.	 ɟi以外的存在動詞也可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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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b. tʰə ɮe=tʃʰɐ ŋɐ ɡə-rɡə-sʰi də-ɟi-ŋ
   3單 到2=時候 1單 過去-就寢-名物化：過去 過去-在-1

他到的時候我已經睡下去了（已經躺著了，但不一定睡著了）。

(25a–27a)是一般非完整體形式，表達在參考時間點正在發生的情境；(25b–
27b)則是持續體形式，表達在參考時間點之前就已開始的持續情境。以下故事
文本引文中，動詞形式ɣə-lɲi-sʰi də-ɟi-sʰi「已在等著了」也是持續體的典型用例。

(28) tʃʰəkə lɑʁɑ qʰɑ=ɣu jɐ də-jə-sʰi tʃʰəkə ɐwutʰu
  於是 綿羊 可憐=主事格 好 過去-說-示證 於是 那邊
ɣə-ʃʰəʃʰə ɣə-ʃʰəʃʰə-sʰi=gə spjaŋkʰə=ɣu
過去-去2：複數 過去-去2：複數-示證=連接 狼=主事格
ɣə-lɲi-sʰi də-ɟi-sʰi
過去-等-名物化：過去 過去-在-示證
可憐的綿羊（母子）說：「好」，於是就往那邊去了。往那邊去的時候，狼已在
等著了（《羊到北方吃鹽的故事》第十三行）。

3.	 前綴də-的特殊用法

前文2.2節介紹了格西話以方向前綴標誌相對過去時的新興功能。格西話的
方向前綴有五個：rə-「向上」、nə-「向下」、ɣə-「向東」、ɡə-「向西」、də-「不定向」。8

其中də-前綴發展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特殊用法。

3.1	 作為通用過去時標記

與嘉戎語組其他語言一樣，格西話本身不具備方向性的動詞，還是要帶約定
俗成的固定方向前綴（例如「吃」習慣帶nə-；「喝」習慣帶ɣə-）作為過去時標記，
只是方向意義已經消失，母語人沒有任何方向語感。此時，方向前綴經常可以
改用不定向前綴də-，də-實際上已成為通用的相對過去時標記：

(29) tʰə=ɣu ɐrɐ ɣə/də-v-tʰi
  3單=主事格 白酒 過去-及物-喝

他喝了酒。

8.	 保守的嘉戎語組語言，都依據「山勢」、「太陽」、「河流」三個面向，區別出「（正）上方」、「（
正）下方」、「東方」、「西方」、「上游方」、「下游方」六個方向，此外還有不考慮方向的「不定向」
。除了壤塘縣的北部霍爾語之外，其他地區的霍爾語以河流流向為準的「上游方」、「下游
方」都已併入了「上方」與「下方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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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以də-作為通用過去時標記的形態創新還未能完全普及，在使用上須受
語意甚至語音條件限制。

其一，方向性明確的移動動詞或行為動詞，不能以də- 替換有具體方向語
意的前綴。下例中「跳」是方向性明確的動作。描寫過去事件「貓跳上桌」時，動
詞兼表「向上」方向的過去前綴rə-不能替換為də-，無論句中是否同時出現方向
狀語rəro「向上」：

(30) tsələ gʌgʌ tʂodzə=tʃʰɐ (rəro) rə/*də-nɬʰə
  貓 剛才 桌子=上 （向上） 過去：向上／*過去-跳

剛才貓跳上了桌子。

其二，方向前綴雖無具體方向語意，但可能由於同音導致語意混淆時，也不能
替換為də-，如下例所示：

(31) a. ŋa ɡə-rə-u/*də-rə-u 我買了
    ŋa də-ri-u 我找到了
  b. tʰə rə-v-zu/*də-v-zu 他拿了
    tʰə də-vzu 他縫了

(31a) gə-rə-u「我買了」習慣上帶方向前綴gə-，如果前綴替換為də-，發音形式
[dəru]就會與習慣帶方向前綴də-的də-ri-u[dəru]「我找到了」混同。(31b)動詞zu 

「拿」加及物前綴v-的第三人稱形式與動詞vzu 「縫」同音；此時前綴rə- 如果替
換為də-，發音便與「他縫了」完全相同，造成語意混淆。為了清楚區別詞義，(31)

「買」與「拿」這一類的動詞，都不能使用də-作為普遍過去時標記。

3.2	 標記情境的結果

過去時前綴də-另一重要功能，便是標記情境的結果。下例中，動詞「砍」加前綴 
nə-的形式(32a)僅表單純的動作「砍」；而加前綴də-的形式(32b)更凸顯動作的
結果「倒」：

(32) a. tʰə=ɣu ləpʰu nə-kʰvʌ
   3單=主事格 樹 過去：向下-砍

他砍了樹。
   b. tʰə=ɣu ləpʰu də-kʰvʌ
   3單=主事格 樹 過去：結果-砍

他砍倒了樹。

sɬe「推倒」這樣的成就(accomplishment)謂語，也可以體現類似的區別。加前綴 
nə-的形式(33a)強調的是動作的本身，而加前綴də-的形式(33b)更凸顯動作的
結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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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3) a. tʰə=ɣu ɟoŋ nə-sɬe
   3單=主事格 牆 過去：向下-推倒
   b. tʰə=ɣu ɟoŋ də-sɬe
   3單=主事格 牆 過去：結果-推倒

他推倒了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意指情境結果的過去前綴də-已發展出「無心」、「意外」、「由結
果察知」等近似「示證」的語意（參較Lazard 1999; DeLancey 2012; Hill 2012），
例如：

(34) a. ŋɐ mpʰri=tʃʰɐ ɐ-ntʰvɐ nə-ncʰə-u
   1單 蛇=上面 一-踩 過去：向下-做-1單：及物

我（故意）踩了蛇一腳。
   b. ŋɐ mpʰri=tʃʰɐ ɐ-ntʰvɐ də-ncʰə-u
   1單 蛇=上面 一-踩 過去：結果-做-1單：及物

我（無意間）一腳踩到了蛇。
(35) a. ŋɐ qʰəzi=lu nə-χçə-u

   1單 碗=非定指 過去：向下-打破-1單：及物
我打破了一個碗。

   b. ŋɐ qʰəzi=lu də-χçə-u
   1單 碗=非定指 過去：結果-打破-1單：及物

我（失手）打破了一個碗。

4.	 其他時－體的語意

除了上述主要的時－體區別，格西話也用不同的語法手段，表達跨語言常見
的一些時－體語意。

常理體(gnomic)描寫世間萬物的常規性特徵(Dahl 1985: 99)，習慣體(habit-
ual)描寫所指稱情境在某特定延伸時段的特徵(Comrie 1976: 29)，格西話都用
簡單的非過去動詞形式，分別如(36)與(37a–b)：

(36) tʰəɲi=ɣu mjɑwmjɑw jə=tʃʰu ɣʒɐ
  3複=主事格 喵喵 說=連接 叫
（問：貓怎麼叫？）答：它們喵喵叫。� (Dahl 1985: 199 [73])

(37) a. tʰə=ɣu dʒədə v-rɐ
   3單=主事格 信 及物-寫

（問：你弟弟早飯後通常會做什麼？）答：他會寫信。
� (Dahl 1985: 199 [18])

   b. ŋɐ gɐʃʰɐ tʃʰətsu xtʃʰo tʃʰɐ=ru rjʌ-ŋ
   1單 早上 點 六 時候=位格 起床-1

（聊到說話者的習慣）我早上六點鐘起床。 � (Dahl 1985: 199 [71]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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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顧體(perfect)表示情境已經發生，而其結果或影響一直延續到參考時間點
(Comrie 1976: 60)。嘉戎語組語言一般都用完整體動詞形式兼表，沒有專用的
回顧體形式。格西話也一樣，使用加過去前綴的動詞形式，例如：

(38) ŋɐ zjɑlʁɑ gə-xcʰə-u
  1單 窗子 過去-打開-1單：及物
（問：為什麼房間裡這麼冷呢？）
（開窗戶的人）答：我打開了窗子。� (Dahl 1985: 201 [69])

不過，回顧體中有兩個語意次類(Dahl 1985: 132)，在格西話裡須採用其他的表
達方式。表達持續情境的回顧體(perfect of persistent situations)，格西話一般要
用非完整體構造，例如：

(39) ŋɐ ɡɐʃʰɐ tʃʰətsu xʧʰo=tʃʰɐ rudə χo bʌdə dʒɐ=də tʰi-ɡə ɟi-ŋ
  1單 早上 點 六=時候 從 現在 到 茶=定指 喝-名物化 在-1

我從早上六點起一直在喝茶。

經驗回顧體(experiential perfect)表達參考時間點前曾經發生過的情境，格西
話要在過去式動詞後加上助動詞zdɑ：

(40) ŋɐ=ji ʃʰʌɲi=də ɲi gə-dʒə-n ɐ́-zdɑ
  1單=領屬格 弟弟=定指：話題 2單 過去-遇見-2 疑問-過

你遇見過我的弟弟嗎？� (Dahl 1985: 200 [42])
(41) tʰə=ɣu ɐdə dʒədə=də nə-zɮɐ zdɑ

  3單=主事格 這 書=定指 過去-讀 過
（問：我想送給你弟弟一本書來讀，但不知道該送哪一本。這些書裡，有沒
有哪一本他已經讀過了？）
答：（是的，）這本書他讀過了。� (Dahl 1985: 200 [53])

聚焦於情境終點的完成體(completive) (Bybee et al. 1994: 54)也與經驗回顧體
一樣，採用添加助動詞的句法手段表達：

(42) tʰə=ɣu ɐdə dʒədə=də vɐrve rɐ də-tsʰʌr
  3單=主事格 這個 信=定指 慢慢 寫 過去-完成
（問：你弟弟很快就寫完了這封信嗎？）
答：（不，）他是慢慢地寫完了這封信。� (Dahl 1985: 199 [29])

聚焦在情境起點的起始體(inchoative)則以輕讀的後綴-gu作為標記：

(43) pʰi məqʰi ɐ́-qʰi-gu
  外面 雨 疑問-下-起始

外面下起雨來了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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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	 結語

嘉戎語組中，霍爾語群的語言創新較多，中部霍爾語的形態句法演變尤其醒
目。本文首度詳細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動詞的時－體範疇，並探索其歷時
發展的脈絡。格西話動詞各類時－體區別的體現方式，可以整理為下表（V代
表動詞詞幹；OR-代表方向前綴）：

表 1. 格西話常見時－體標記一覽表

時－體範疇 標記

（相對）過去時 OR-V
非完整體 V-gə + 存在動詞 ɟi
持續體 OR-V-sʰi + 存在動詞
常理體 V
習慣體 V
回顧體 OR-V
持續情境回顧體 V-gə + 存在動詞 ɟi
經驗回顧體 OR-V + 助動詞zdɑ
完成體 V + 助動詞tsʰʌr
起始體 V-gu

相較於保守嘉戎語組語言的三分式系統，格西話的時－體面貌產生了重大的
改變，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：

（一）	 動詞詞幹的交替式微，基本失去標記「時」的功能
（二）	 動詞方向前綴失去區別不同觀點體的功能，轉變成相對過去時標記
（三）	 創新出兩類贅語式非完整體

以上前兩點似乎與格西話內部的演變機制有關。因為消弭詞幹變異，詞形趨
於一致，本是霍爾語群語言共同的發展傾向。9 另外，本語群動詞前綴普遍衰
減，格西話動詞前綴不再反映觀點體的區別，看來也是這個演變趨勢的一部
分。

至於新生贅語式非完整體，用以代償消失的曲折式非完整體，則明顯
是主流藏語接觸影響的產物，仿造的痕跡甚至還留在部分形態標記上：
格西話與當地藏語的一般非完整體形式都是V-gə加存在動詞（見上文例(23–
24)）。

9.	 相較於詞幹變化仍較豐富的北部（壤塘）霍爾語與西部（新龍）霍爾語，中部（道孚）與西
北部（爐霍）霍爾語，乃至部分東部（丹巴）霍爾語方言以聲調或嗓音(phonation)交替構成的
詞幹變化均已消失（孫天心、田阡子、邱振豪2017: §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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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歷這些演變後的時－體格局發生了質變：一方面更新了完整體－非完整
體對立的性質，一方面將「絕對時」轉化為「相對時」範疇，構成格西話時－體系
統的新面貌。

嘉戎語組原是漢藏語系最具「綜合型」語法特徵的語言群體，隨著古老動
詞形態的脫落與轉化，以格西話為代表的中部霍爾語已明顯偏離了祖語原
型，正逐步朝向「分析型」的語言格局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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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Gaxi Horpa verb

Horpa is a little-studied language cluster in Sichuan falling under the Rgyalrongic sub-
group in Sino-Tibetan. This study is a first attempt to explicate the verbal tense-aspect 
system of Gexi, a variety of Central Horpa in the Horpa language cluster. Conservative 
Rgyalrongic languages generally utilize a tripartite tense-aspect system with an aspectual 
(perfective vs. imperfective) distinction marked by prefixes, and a tense distinction marked 
by means of stem alternation. The Gexi tense-aspect system deviates drastically from the 
pan-Rgyalrongic norm, owing to a number of striking innovations it has undergone: (a) a 
sweeping reduction of stem variation leading to atrophy of tense-marking via stem alter-
nations; (b)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n-Rgyalrongic perfective structure into an anterior 
(relative past) verb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efix də- into a general anterior prefix, 
often carrying an extended resultative marking function; (c) innovation of a periphrastic 
imperfective and a related durative imperfective. The important morphological innovations 
identified in this article appear to be inherently motivated as well as induced from contact 
with the locally dominant Tibetan languag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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